
庵公，

一般在宗族村落中，作为祭祀或信仰的对象可分为两种：管辖

村中土地的土地神即社神（社公）和一族的远祖或近祖等祖先群

体。也有时用这样两个对立名称来区别：前者对宗族而言有血缘

之外的神灵的意味，即“外神”；后者有血缘之内的神灵的意味，即

“内神”。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信仰对象，祭祀社神的社庙和祭祀宗

族祖先的宗祠在不同的场所独立设置。概而言之，在杂姓村落，社

庙是壮丽的建筑，而宗祠却较为简陋；而在大姓村落却正好相反，

大多是社庙贫弱，而宗祠建筑显眼而壮丽。祭祀也同样，在杂姓村

落，社神祭祀盛大而宗祠祭祀简略；相反，在大姓村落，宗祠祭祀盛

而社神祭祀简略。以下，以安徽省徽州府歙县的西部丰乐河北

岸居住的潭渡村黄氏为例，探讨其祭祀的体系。按照《

显示其世系表（图里）黄氏族谱》（雍正九年续修（

。

现在的人口约

潭渡村是一个几乎全部村民都由黄氏一族所占的单姓村落。

人。这是个占据歙县的西部平原中央的大姓，

如世系表所示，其唐代始祖璋（忠乙公，

县西九里的黄屯，四世祖

是在一族中作为“黄孝子”而出名的人物，受过朝廷表彰，由于这个

原因，此后，这个村子就被称为孝里。其后，南宋十七世祖孝则（德

扩大田地，构筑了全族繁荣的基础。从此，赴扬

从故乡黄墩移居

）这一代又迁入潭渡。

歙，潭渡孝

和村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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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姓杂居村 落的演剧环境

通常，在小姓杂居村落，各小宗族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为程中会有被招到祭祀场所的英灵和女鬼登上祭坛，以僧侣道

我想，问题

中介，向诸神诉说自己不幸的场面，而这种场面就成了后世悲剧文

学产生的基础。若站在这种推定的立场上考虑，则以属于孤魂祭

祀主要对象的英灵为主人公的英雄镇魂剧和以女性自杀者为主人

公的烈妇镇魂剧正是中国戏剧成立初期的形态，而且，只要这种镇

魂祭祀的效用被相信，这两者就常常如车的两轮，理应在所有村落

巾被平行地维持传承。然而，事实却未必沿着这种脉络发展。质

言之，在相当于中国戏剧史初期阶段的元杂剧中，以中国北方为中

心，英雄悲剧、烈妇悲剧这两者是并存着的，而在随后的明代的江

南戏剧的阶段，英雄悲剧却完全销声匿迹；只有烈妇悲剧独擅胜

场，盛极一时。作为初期戏剧主流的英雄悲剧为什么会在江南，特

别是在中国戏剧成熟阶段的明代消失殆尽呢？通过分析明代江南

村落的条件来查明个中原因，这正是本书的目的所在

的关键在于，要查明支配戏剧的社会背景的地域差别或时代差别。

尤为重要的是，分析作为中国农村基础性构成要素的宗族的地域

差别和时代差别。我认为，从探究这种宗族构成的地域差别的观

点，建立分析脉络来看，把所属者较少的小规模的宗族集团（小姓）

群集混居而构成村落的“小姓杂居村落”（杂姓村落）同所属者众多

的大规模宗族集团（大姓）或单独或极少、或独家或几家构成村落

的“大姓村落”加以区分，考察起来会更为有效。下面就按照这

思路试对问题进行大致考察。

，在

与邻村的械斗等抵御外敌的场合，各姓是均等派出战斗人员的。

战死者各姓也大体均匀分布。因此，对战死者英灵同情、哀悼、畏

的感情，各姓都平等共有。在这种条件下，祭祀英灵的祠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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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外神祭祀

州经商者也多了起来，出现了明末记录中“吾族多四方经商〔潭渡

村祖茔〕，无人觉察”（《族谱卷七“七里弯大 文书补注”）的状况。

在扬州，可以看到，作为盐商活跃者大有人在，而经县学 府学而就

仕途者也不少。特别是孝则的子孙中，成功者很多，二十四世祖华

（少参公）考中成化十七年（ 的进士，二十六世祖训（黄潭公）

又考中嘉靖八年（ 的进士。大概可以认为，以这个孝则系统

的地位。邻村

的子孙为中心延伸势力，到明代中期，确立了作为徽州名门望族

村的黄氏也属同祖关系，而这一派也以整个明清

时代版刻名匠辈出而名闻遐迩。

在这个世系表中，人名左边括号内伴随元一、元二等数字记载

的是行辈字。所谓行辈字是加在每一世代的字，例如，在这个世系

表里，十六世选用百字，十七世选用元字，十九世选用庆或复字，二

十世选用寿字，二十一世选用善字，二十二世选用彦字。每个人在

这些辈字下面加上出生顺序的数字（序数），像元一、元二这样来称

呼。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在宗族成员之间，世代的尊卑，年龄

的长幼，均可明确识别。全部宗族成员在宗祠祭祀时的排列顺序、

祭坛上祖先牌位的排列顺序等均照此行辈字执行。由于在宗族成

员之间称呼祖先的场合，通常是避讳其名而用行辈字，所以，即便

本名不明，行辈字也清楚的场合很多。就是在这个世系图里也有

这种情况，对本名不明的祖先，只记其行辈字。以下，根据这个村

图、世系表来探讨该族祭祀的体系。

该村，祭祀社神的外神祭祀和祭祀祖先的内神祭祀两者统统

举行，而这里仅就古老的外神祭祀的沿革加以探讨。

首先来看显示该村明末清初状况的木版鸟瞰图（图二、载于雍

正九年续修《潭渡孝里黄氏族谱》卷首），村西头房舍密集的区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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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分于轻重，

一、经理，元有空字四百五十七号，社基地二亩二角，⋯⋯

上长养松木，荫庇社坛。

一、至元戊寅年，用价银三十两，买到余石秀空字四百三十五

号二十步。

一、至正九年己丑三月，用价钱三十两，一十一锭，买到黄智空

字四百二十八号，沙田三十步。

右前项产土系元来老社户用累年杂支内余钱并卖到社内树

钱，共买前项产土，入社内收租，输纳二税外，有余钱，并系社内杂

支公用。如在后有新来社户，不知前人艰辛，妄以尸位素餐，似觉

有新来之人，须要出钞半锭，入社公用，方许入社。

同众承管。无钞，并不许入分。毋得违约争论。

计开老社产土有分人名。

。

黄胜卿，张君祥，朱瑞卿，黄福之，黄智，黄贵甫，黄道甫，黄尧

甫，黄伯庠，黄仲刚，黄子庸，黄仁卿，黄良卿，黄祥甫，程买之，黄

佛秀，黄占秀，黄佛卿，黄文甫，唐子陆，黄惠甫，江

和至正九年（

列举如下：

祠记》“元至正己丑长

广场，广场中心有司五谷丰登的社神的庙。社神的本体是被树木

遮盖的大土丘，前面连着礼拜用的社屋（礼堂）。尽管有长至社的

雅称，但规模也并没有引人注目的宏大，社屋也较简陋，整体上可

以说是原始而未加多少人工的设施。这就是明代富裕宗族社庙的

形象。

其次，来看祭祀组织，据同一族谱卷六

至社众公立礼堂旧社产上碑记”所言，这长至社的“礼堂旧社产土”

（房舍用地和支出祭祀费用的祭田的土地）可追溯到很远的元代至

正年间以前，当时是据老社户的捐款而设立的，其社产形成的经过

）时的老社户的名字以及继承社户的名字这里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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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世系表里用

由此可知，当时（元末）的老社户合计 户，其中黄氏一族占

户，异姓社户只不过占 户（张姓、朱姓、唐姓、程姓、江姓各

）建筑社屋时社簿上列名

一）。黄氏从最初起就掌握着社祭组织，是显而易见的，而其后，异

姓社户进一步脱离，直至成化元年（

的社户竟由黄氏一族所独占（卷六《成化元年间新建社屋祠堂记

略》）。可以看出，由于异姓社户的消失，黄氏缺少了来自异姓的牵

制，比起宗祠来，轻视社庙运营的倾向随之出现了。

在黄姓的老社户内，族谱记载的是以下

表示）：

全都是元末明初的人，在该社成立的

老年或壮年。其他的黄姓老社户

年，此四人也已属

户，由于族谱不是全本，他们

在世系表上的位置不明确，但也许可以推定是由二十世祖的各分

支平均分配的。

此缔结了规约，明代嘉靖辛亥（

社祭的运营也许可以认为是由各社户轮流维持的，似乎还就

，就前述使一族中兴之祖十七

世祖孝则（号德庵）的墓地大赡茔的管理而撰写的题为《书德庵府

君赡茔标挂约序后》（同一族谱卷五）的文字里可以看到如下记述：

顾查，大赡茔田土，除换易造祠外，租利所入，每年仍余十两之

数，除春秋二祭及标挂所用，浅言之，所存应不下五六两，积之至

今，盖亦多矣。且有社户每年新娶，初再诞，义约所出，其利甚富。

除元宵等用，值年者照常规支费，余积分领纳，利以归于公，而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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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多黍而，去其螟 粒，我蒸

者实司而承之，所积亦甚富，初亦有社簿可稽，今则为数人浪费

并掩其余为己物，将赡茔社户二簿，窃之以没其迹。

据此而言，长至社的社产在元末设立之初是相当充裕的，其运

用由值年的社户轮流负责，除了根据义约为族人的结婚，长男、次

男的诞生支付贺礼费用之外，还提供元宵的社神祭祀的费用。在

把旧中国的风俗传承至今的香港农村里，很多地方也保留着这种

习惯，即在男子出生时，其家族在元宵节期间到社神庙里拜祭并登

记到族谱里。此外，很多情况下，正月新年的祭祀，也是在元宵节，

以社神庙为中心来举行，甚至直到二月初三日的社神诞辰都一直

连续不断地进行演戏和祭祀活动。黄氏一族的社神祭祀，仅从上

述记载来看，也可以认为，在春秋的社日之外，以元宵节为中心的

活动受到重视。族谱卷六中所载的祭文也是把元宵的《上元祭社

公文》列于前，而把《春秋社祭公文》列于后，这里先展示《春秋社祭

公文》：

惟神职司土谷，功被生灵，甘雨和风，布阖泽于一方，嘉禾美

，降大有于丰年，水则溢而旱则干，有求必应，春以祈而秋以报，

无感不通。（以下春社用）

兹逢五戊之期，敬竭三农之

民冀千而斯万。（以下秋社用）

，子孙其勿替，如兹值西成之候，宜申享祀之忱，以社以方，

几如式，冀福禄之无疆。（以下春秋同文）

，尚鉴丹衷。敬焚素

据此而言，在春秋的社祭里，村人们只不过举行一种程度简单

（即纸钱、的祭祀礼仪，就是集合于社的礼堂，向社神焚化奉献素

纸衣）而已。看不出奉献戏剧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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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以昼巡，云旗遍野，导龙灯之宵出，烛气腾天，

与此相对，元宵节场合的祭文却成了下面那样：

惟神职司土谷，布阖泽于一方，功被生灵，降丰年于大有，安居

乐业，阴叨眷佑之隆，饱食暖衣，莫庆高深之戴。兹值上元佳节，谨

循旧俗常规，奉

火树银花，点缀升平景色，村歌社鼓，嬉游浩荡乾坤，兹睹人喜神

欢，预卜时和岁美，敬陈薄奠，请驻行轩，尚享。

这里所谓“奉 驾以昼巡，云旗遍野”，指的是这样一种活动：

村人们把社神的木像或牌位装载到神舆上，列队巡游全村。目的

是请社神视察全村各个角落以驱除恶疫。所谓“导龙灯之宵出，烛

气腾天”，是指这样一种活动：据说冬天潜入地中的龙此时要升天，

以进行夏天降雨的准备，因此，为了祝愿其升天，便点灯火于用竹

料编成的龙形物品之中，称之为“火龙”，由很多的年轻人抬起它

来，巡游全村。此外，所谓“村歌社鼓，嬉游浩荡乾坤”，指的是村人

们表演的歌舞，但据推测，当时也含有演剧活动。而且，这种伴有

神舆、火龙巡游和歌舞或演剧的盛大的元宵祭祀，在整个明代前

期，都是在充分的财政基础上被稳定维持下来的，这可从前述资料

中自然推断出来。

但是，这种元初以来建立的稳定的社户轮值制度，在经过约

年的明代中期的嘉靖年间，因当值社户的怠慢，与墓地管理组

织一起，渐次崩溃，社产也已流失，可以说，从族人那里预收费用，

进行重建的必要性已很迫切。但是，此时重建的，仅是墓地管理的

组织，而社户的社祭组织未能重建。

元代的老社户，族谱里也记载着的前述四个二十世祖之内，仅

只一个伯庠（塾）与其弟壁一起，在明代以后也传给了子孙，而仁卿

（仲仁）、良卿（仲良）、祥卿（仲祥）这三位，其后继子孙族谱中未予

记载。构成老社户的黄姓一族之间也有势力的消长，没落的老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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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内神祭祀

一小宗祠（小堂 的成立

户不在少数。原来，以经济方面均等的住户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

社户制度在明代中期的阶段崩溃了，因此，可以推定对社祭（外神）

的全村全族的共同的热情不能不减退，祭祀的重点移向祭祀全族

各支小范围内祖先的内神祭祀的倾向自然就会加强起来。

接下来，与社神祭祀相对，就祭祀内神或说祖先的祭祀，予以

探讨。在前面潭渡黄氏的村图里，在广场的北侧，诸如敦睦堂、存

诚堂、蓼莪堂、春晖堂、思诚堂之类单独祭祀元末明初二十世祖到

二十二世祖的较近祖先的小堂群，像围着社神之丘和社屋似的，鳞

次栉比，另在社屋之西建有联合祭祀中兴之祖十七世孝则以下到

同系的二十五世祖的 名有功祖先牌位的逸民祠，在更远的村东

郊外耸立着祭祀这潭渡黄氏始祖忠乙公璋的宏伟建筑大宗祠。据

此而言，该族祖先祭祀的设施有小堂、逸民祠、大宗祠三种。与社

庙的简朴相对，大宗祠是醒目而出色的，大宗族重视内神祭祀超过

外神祭祀的情状由此可知。以下，尝试概要考察这些设施的功能。

小堂有 个，多数是从南宋末年到明代初年的二十世、二十一

世、二十二世等祖先为共同祖先的小团体（支派）的公所，即会议场

所（参照世系表）。各个小团体是以各堂始祖遗留的共有财产为基

础而结合起来的，那些为管理公产的会议和对始祖的祭祀等活动

就在这些堂内举行。估计各堂都有祭坛，祭坛里一定奉祀着始祖

的牌位。因此，可以认为，这些小堂一方面可说是会议场所，另一

方面也带有支派的祠堂即小宗祠的性质。其成立较早，早者似为

元代，迟者大致也不过明代前期建立而已。下面，就总括族谱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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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记录，显示各堂所祭的始祖的生卒年份和推定建堂的年代：

天圣七年）。祭祀十一世祖从吉（宋太平兴国八年

嘉定十一年）。其

其建设年代不明，但可以认定是元代以前。

祭祀十五世祖湘（绍兴三十二年

建设年代不明。元代以前。

元至大二年）。元末祭祀十八世祖金声（咸淳元年

烧毁，弘治癸

）重建。

明初建设，其后，弘治己酉二年（

亥十六年（

明正统二年）。建祭祀十九世祖官寿（元大德六年

设年代不明。元末明初。

至正一十年）。元末明祭祀二十世祖塾（皇庆三年

）重建。

正统六年）。明

初创建，弘治二年烧毁，正德丙寅元年（

祭祀二十二世祖新寿（洪武十二年

）重初建设，弘治二年烧毁，弘治甲子十七年（

建。

永乐二十一年）为祭祀二十二世祖兴寿（洪武七年

建设。以后，祖父二十世祖

正统十一年）为祭亡

于永乐十二年（

成了兴寿的子孙的祠堂兼公所。

二十二世祖添童（洪武十四年

父二十世祖福佑（字子亨）于弘治癸丑六年（

建设。其后，成了添童的子孙的祠堂兼公所。

即便看春晖堂、蓼莪堂的例子，也可以明白，这些小堂最初不

是作为祠堂，而是作为公所开始活动的。各堂从开堂世祖起，经过

四五代以下，就造成了公所兼祠堂的状态。因此，可以说，黄氏全

族的那种基于同族意识的一致性，当初，充其量不超过四五代前祖

先的那种小团体的范围之内。祖先祭祀，在元末明初的阶段，也是

以 个小堂集团分立割据的形式分散举行的，那种控制很大范围

的祭祀集团，应该说尚未形成（

思养堂

永思堂

敦睦堂

贻安堂

存诚堂

思诚堂

春晖堂

蓼莪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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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从其康熙己亥五八年（

中可以看出。

入祀的子孙们捐银 两。这些从祀的神主共

就可看出，内神祭祀的规模增大了起来。

该祭祀集团一进入清代，就着力于科举考试者的援助方面。

的“公立德庵府君祠规”（卷六）

名祖先。该祠堂据其建孝则系统十八世以下直至二十二世的

年后即

年（弘治五年）时建造，比上述小堂群晚建数十年以上。该祠

堂主祀和陪祀的祖先神主之名如下。“合同”中，这些祖先名字是

用行辈字记的，这里在（）内补记世系表记载的名字。

在这里，孝则系统的存诚堂祖、春晖堂祖、思诚堂祖、蓼莪堂祖

都被包含在内。事实上可以说，是四堂的合并。这显示出分裂的

支派走向统合的方向。建造之时，要求欲将父祖的神主作为从祀

名。仅从这一点

二中宗祠 （逸民祠）的成立

这个祠堂，作为主祀，祭祀十七世德庵公孝则，作为陪祀，祭祀

造时书写的“建祠立主合同”（卷六）所言，是孝则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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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宗祠（统宗祠）的成立

一议，鼓励教育子弟

俊本祠钱粮充足之时，生童赴试，应酌给卷赀。孝廉会试，应

酌给路费。登科登甲、入庠入监，及援例授职者，应给发花红，照例

输赀。

显然，以神主人祀为契机强行募集钱粮这种统合支派的意图，

并非仅限于祖先祭祀，毋宁说，更重在由同族出身的科举官僚的增

加所带来的全族势力的扩大。可以认为，这种意图，就是在明代也

被意识到并加以实行了。应该说，黄氏在该逸民祠建造的阶段，就

是为了扩大势力，统合支派，壮大其集团的规模。

祭祀全族的第一世祖忠乙公（唐代迁移始祖，参照世系表）的

大宗祠最晚于明末崇祯年间开始建造，由于明清交替时期的动乱，

中断工程，

于清初的三十一世祖景

年后，清康熙初年重新开工，经数年而渐次完成。成

（参照世系表）之手的“潭渡黄氏完建统

宗祠序”（卷六），记述当初开工和中断的情形如下：

吾郡之有黄，盖自东晋新安太守元集府君始⋯⋯黄墩之子孙，

散处诸县，其由黄墩迁黄潭者，则自唐处士忠乙府君始⋯⋯三传

为孝子孟五府君⋯⋯厥后，子孙依庐以居，遂成巨族。本从黄潭北

渡，因以名此村云。由黄潭而迁者为古关，由潭渡而迁者，为小路

口，为下市。由下市而迁者，为潭东。皆忠乙府君之后也。每岁仲

合诸县之黄毕集黄墩，修祀事于元集府君之墓⋯⋯而本支之黄，仅

为小祠，祠孝子。自忠乙府君而下，蒸尝之典，阙焉。

岁在丙子，诸父兄聚族而谋之日，微孟五府君，有潭渡诸黄乎。

日无有。微忠乙府君有孟五府君乎。曰无有。然则忠乙府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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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的康熙九年，仍然由春晖堂的

，役用中止，距今三十余年。

下，阙焉不祀，非独吾子若孙之不妥，即孝子在天之灵独享其牲拴

斋盛，亦必有东面而不释然者。非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意也。遂

卜地于村之东偏，厥土旷衍，可兴杰构⋯⋯亦既讫工之半，运当阳

九，人事

据此而言，全族始祖、东晋的元集的故乡黄墩及潭渡（黄潭）、

古关、小路口、下市、潭东等黄氏诸支派，每年仲春集于黄墩的元集

之墓，举行祭祀。而在潭渡，仅有祭祀四世祖孟五的孝子祠，没有

祭祀迁始祖忠乙的祠堂。至崇祯年间，忠乙的子孙，潭渡（黄潭）古

关、小路口、下市、潭东的诸派订立协议，要在潭渡村的东郊外建造

祭祀忠乙的大宗祠，这是因为有团结诸派的必要。之所以在潭渡

村建造，是因为潭渡派首倡的缘故。显然，这一时期，有一种想要

以潭渡派为轴心，整合歙县境内黄氏诸派的动向。其中心是春晖

堂系统，当时受了挫折，而在

子孙重建。而且，完成之后，以这个大宗祠为中心，全族的团结被

提上议事日程，到康熙末年，行辈字的统一、以八堂为基础的祭祀

的运营和公产的设置等宗族诸派的统合体制被完善了起来。

在宗族的生活圈里，行辈字在培养成员的共同意识上发挥了

重要的功能，而这种行辈字，一到同代人数目增加，共同生活者的

集团多数分立的阶段，各个集团建立独自的行辈字系统的情况就

会出现，其结果，本来是一种的同代人的行辈字出现了几种分歧的

倾向。特别是，一旦出现离开原村的移居者，随着移居者后代的出

生，同本家的共同意识渐趋淡薄，建立别的行辈字的情况就会多

了起来。就是在世系图中，也可以看到，十八世中就有庆字和复

字两种行辈字混用，可见这时已发生了移居分裂现象。对此，大宗

祠的建造发挥了把这种行辈字分裂的倾向重新统合于一种的作

用。例如，康熙六十年的“潭渡孝行里黄氏大宗祠碑记”里附记的

“大宗祠公拟颁给世次排行”中，在叙述当时行辈字分裂状况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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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节 小 结

伦常，木培则茂，源洁斯芳，谐和肃穆，悠远聿

就这样，让出生的男子登记于大宗祠，以便检查行辈，从大宗

祠那里接受命名，使三十五世以降的行辈字一元化、统一起来。

这里把行辈字并成四字一句，共 句，是为了便于记忆。这种行

辈字统合的实现是在三十五世以降，即到了清代中期以后，而作为

其前提的大宗祠的建造在明末就已经开始尝试。可以说，统一宗

族成员的志向，在明末就已高扬起来。

中宗祠（逸民祠）

综上所述，这个潭渡黄氏，在明清之间，按照小宗祠（小

大宗祠（统宗祠）的顺序，分派统合的堂）

机遇逐步提高。明代后期的江南宗族受到佃户抗租运动的冲击，

在地方上的控制能力变弱，甚至连地租的征收也不那么如意了。

奢俊诞生，易直端庄，新都绥靖，治绩

扬；

望隆海岳，功

昌。

于此萃。

时，想以大宗祠的建造完工为契机，再度统一这种分裂状况的意图

显而易见。其文如下：

族之有排行，所以明班辈，序长幼。亲亲弟弟之道，

岂容重叠混沌漫无顾忌。迩来吾宗或排或否，不能画一，以至孙重

祖讳，弟犯兄名，且契卷留痕，迎神呼讳，颇多干碍，是以八堂四

派，尊长及文会诸公酌议，凡添丁之家，于初再诞，输赀之时，写明

几世孙某生子，行几，乳名某，其三十四世前，仍听各自取名外，自

三十五世起，均照公拟排行。于春秋二祭日，告祖给名。庶几无

重名犯讳之弊矣。所有公拟排行四十八字，列后。

传彰，至性美誉，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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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种背景（

于是，企图通过自己的宗族多出科举成功者来加强同国家官僚的

结合，进而通过国家的保护在同相邻的其他宗族的势力争夺和地

租征收等方面占据有利地位。为了多出科举成功者，统合已经分

裂的宗族的支派，扩大宗族的成员，增加科举考试者就是有效的选

择。为了这种大联合，追溯世系图上支派的祖先，使族谱连结起

来，通过共同的祖先的祭祀以谋求团结的方略被提了出来。明代

后期，在江南各宗族中，祭祀久远的始祖的坟墓和大宗祠的建造即

。就连这潭渡孝里黄氏包括在内，其建造大宗祠

的动机也不外乎此。在其延长线上，行辈字的统合被牛刀小试。

反过来，可以推定，这期间，与土著社会相连结的社祭日益被轻视

而衰退下去。这种情况决定了江南的祭祀和演剧的基本状态。以

下尝试对演剧体制的变化予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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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现在的人口 人，

人。其他户

户、陈 姓 户，

直到明代前期尚属稳定的里社这种祭祀组织在明代后期崩溃

了，族人的关心由社神祭祀转向宗族祭祀的事态，在江南的同族村

落中似乎已普遍发生。关于这一点，这里试举一个保留详细记录

的事例来说明，这一事例即聚居于同属安徽省徽州府休宁县西部

山区由率水上游弯曲而成的半月形（舟形）河洲茗洲村的吴氏一族

（图三、四）。

告（

如图所示，该村周围群山耸立、绝壁相连。根据叶显恩氏的报

看，这里的耕地极其贫乏，全村仅

户，由地主

户，贫农户，小地主

其中，村子的中心部位由吴氏占据。吴氏全族共

户，中农

户、汪姓有曾是吴氏佃仆的黄姓

户外加韩姓、王姓、李姓、谢姓等各 名，住于

村子周边的山间。据说吴氏一族由于缺少耕地，以贩卖本地生产

的茶叶、木材为业，外出江苏、浙江等地经商者很多。

这样一来，尽管现在的经济水平较低，但在明代，他们曾是富

商辈出、村外也拥有很多土地的地主宗族（这里插图三一图六的扫

描图）。据说，其遗迹解放前尚有留存，从祭祀当时始祖的大宗祠

葆和堂开始，作为各房分支的小堂启贤堂、全璧堂、世宁堂、礼仪

堂、顺正堂、兴仁堂、日永堂等名目均传了下来。

户构成，人口

户、胡姓

户，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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